
还是被当作有关社会条件和人类整体发展的故

某种历史巨变的首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

的时段

时候。

我们从曾给世界带来苦难的众多疾患中选出一些案例进行研

究，目的就是要说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

普通大众产生影响。因此，这一研究与历史有关，不管历史是被当

作伟大人物的史诗

事。那些危害文明人的病痛与对它的预防、治疗一样，都是文明的

历史学家与医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承认人类主要的研究

对象是人，也都特别关注生存条件对人的影响。编写本书的目的，

就在于要研究历史学家和医生不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的一个领域，即

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在医学诊断中，引起疾病的原因常常是

单一的，而在探讨历史时，原因就可能是复杂的。认为疾病是引起

但在特别强调历

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

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



但遭遇大灾难的机会也随之成倍增

身也会带来不小的让人困惑的问题

题有关。

，由感

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有关原始人在洞穴中独居的描述是在误

导人。家庭单位逐渐发展成为过着共同生活的部落。藤蔓纠葛、杳

无人迹的森林使得交往很不方便，这些小规模的部落坐落在人工廓

清的空地上，而且各住地之间极少甚或没有联系。至今在遥远的丛

林地区还存在着少数几个这样的部落。每个部落都自给自足，依赖

天然生成的食物资源生活。例如，在中非，香蕉和木薯是他们的主

食，间或吃少量的棕榈油，人们很少有肉吃，无论是人肉还是动物

的肉。这些部落社区的敌人有蛇、食肉动物以及善用毒箭的矮人。生

育时的产褥热、婴儿的高死亡率以及像昏睡病和雅司病

区

染雅司螺旋体而得的一种病，皮肤损害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热带地

译者注）这样的流行病，也使得人口不能快速增长。人的寿

并能抵御大的灾难，但

命不长，部分原因是对已有的病症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部分原因

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饮食使得脂肪渗入主要器官而过早肥胖。因

而，部落的增长几乎是静态的，在有利健康的季节出生数目超过死

亡数目时，人口就增加，在死亡率高时，人口就减少。这就是原始

部落缓慢增长的自然过程，食物足以果腹

不能对付生育和疾病的风险。

饥荒、战争或是疫病这样的灾难只是从外部来打击土著居民。

蝗虫落在谷物上会造成饥荒；来自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会

突然攻击某个村子，把入带走当奴隶。后来，白人带来了对他自己

无害、但对先天或后天缺乏抵抗力的土著居民却是致命的新疾病。

数千年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开始从这

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中产生出来

组成部分。假如疾病本身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那么征服疾病的重要

性也不会低。诚如我们所见，尽管这种征服只是部分的征服，其本

这些问题同样与我们研究的专



或是恶劣天气导致的恶果，或是更直

启示录》第

《启示录》中的三

加。较高程度的文明使人们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全面、丰富的

精神生活，但也带来了灾难。当更多的人从中心地区迁往开化程度

较差的地区时，与陌生疾病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小径变成了道路，

旅行更方便、快捷，新的疾病也会通过这样的道路传播开来，侵袭

没有相应抵抗力的居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城市居民必须依

靠外来的食品供应，在食品供应不上时，饥荒就无法避免，因为没

有天然资源可以取而代之。饥饿、扩充生存空间或仅仅是某一酋长

对权力的要求，都会使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开战，因此人类有三

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

此处用典可参阅《圣经骑士，在他的灰马上有死亡

骑在马上六章第七节的有关内容：“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

译者注）。

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踢给他们，可以用刀剑、

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瘟疫、饥荒和战争相互作用，造成了一连串后果。战争使得农

民离开土地并毁了其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的人们又

很容易成为瘟疫的牺牲品。这三种都是疾病：瘟疫是人体的失调；

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

接的病虫害侵袭所致；而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大众精神的失调，

是对公认行为的一种背离。在下面的几章中，有关饥荒和战争的疾

病肯定有所提及，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种族命

运的身体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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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疫病在公元前 年肆虐埃及，杀死了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 因为这种文明在保

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己经存在。有关疾病及其某时产生严重后果

的记录在人类发展的相当早的阶段就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医学教科

年，在韦尔书

枚巴比伦的医生印章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在

中国的《神农本草》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科姆历史博物馆有

年格奥尔格

座墓穴中发现的。纸草书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

埃伯斯纸草书中提到过流行热病，这一纸草书是

埃伯斯在底比斯的

年，但大部分内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献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前

出埃及时，据记载有

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这片土地上所有头生孩子

年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

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

帝为劝法老允诺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

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

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

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载。战争一瘟疫的序列在《圣经

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

又遭受失败。

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但

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

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

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

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

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

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惩罚。疫病似乎传遍

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

公元前

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鼎盛时期。在马显例证。公元前

这个希腊小国打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和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

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

年。在他统治时，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

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

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

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

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间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

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

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

的供应，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陆上交战，又不会因挨饿而屈服。在陆

地上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她就能不费多大力气打败斯巴

达。在战争的第

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

里，受到包围。

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灾难在公元前

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



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

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 死亡，或许的人

。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在疾疫大流行时是

他“⋯⋯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

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

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时。”修昔

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

酗酒和淫乱之中。

支强大的舰队去攻占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

准确地说是

瘟疫就在船上流行开来，来势之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

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

刚划桨时

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

人为的法律

底德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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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认为在公元前 年死

“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

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

于疫病。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

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

舌头和喉咙“充血” 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

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

他们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

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

种非常凶险的猩红

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

是

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

种已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

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

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

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疫症也就特别有爆炸

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

力，所以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年，到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

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

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

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公元前

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

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世纪中期才再次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

年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

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历史学家过去争论了许多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

是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



个月内上厕所的收费就有但在

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在公元前

年被维苏威火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

山爆发毁掉的庞培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各喷

年韦伯芗皇帝统治时，在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

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一点钱。与

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年，在贝之相比，伦敦直到

便士，一条热毛巾

座有着

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

，收费为“如厕”

便士。建造费用化了 镑。尽管这些厕所

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

镑。

年就有了第一条清洁依靠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

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其中一半的

将洁净水送进城中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六条水道，到

年后有十条水道每天供应

万居民每人水，剩下的供应 加仑。这一数量是今天伦敦或纽

约 年，这些水道中的四条得到维修，被用个市民的用水量。

年起就可一

次供 年后戴克里先时建的浴场房间超过

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

名浴客使用。

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

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

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疗养温泉享有盛名。

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

的城区。其中几乎有 年大

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

笔直、宽敞的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公共道路的清洁

工作，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订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

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



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信仰被普遍接受时

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

水方面

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

罗马与

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

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

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

个公元

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

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

容忍一个 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

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

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

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有关卫生的措施

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

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漫长的遭受瘟疫肆虐

的衰败年代

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像为坐在网中央的一只臃肿的蜘蛛。在罗马扩张

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

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

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

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

度和中国的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

战略要地的驻军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

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

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

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

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

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

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相关的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一个



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

区

支军队

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在公元前

地区流行，并在公元

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似乎在罗马附近的低湿

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造成大流行。传

染范围好像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

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

直到 世纪末情况才有所改观。

虽然同样也有其他原因

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

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

意大利

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患病和虚

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

军团不再由意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

落。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

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

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

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

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

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阿兰人的日耳曼部落、东哥特人和西哥

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覆灭了罗马，将帝国分

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

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

人也遇到了 年间，在阿提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

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疾病而不是防御战事。

拉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达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

了回来

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安东尼疫病，有时又称盖伦医生疫病，

帝卢西乌斯

克劳狄指挥的中，这一疾病局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

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

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

年罗马帝国直到

到

造成极大破坏，这支军队是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

传染病随着这支军团传回来，传遍了乡村，

次叛乱的。这种

年传到罗马。很快

它又波及到已知世界的各个部分，使得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致从

罗马和其他城市中不断运出一车车尸体。

直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在那

这次天灾很著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线出现了最早的裂缝。

年，一

军队在八年内都没有反击。

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意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以及涣散使得罗马

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出去

因为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未被发现身上有伤。瘟疫

对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但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

直蔓延

奥略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 人是高贵的罗马皇帝马可

年再次发作。这场病的第二次流行范

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看儿子以免儿子也得病。这一

瘟疫在短时间的缓解后，

天就死了两千多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影响更烈，在高峰时

人。

医生盖伦的名字与

这场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

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

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

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

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

花流行的最早记录。

到

种观点认为，因为恶性的天花疫病出现在蒙古，这种病迫使

匈奴人西迁，传给日耳曼部落，再传染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

合的是，后来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 世纪欧洲人得天花

些章节中看到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的

种疾病第一次出现的形式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这种病大为

的后期症状毫无相似之处

的



被传染的死者数目超过得

年前，没有再发生任何一种严重的“瘟疫”。年起直至

不 同。

从

到 年出现了无疑改变了西欧历史进程的西普里安大瘟疫。不过

这种传染病的病因不明。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描述了其症

状：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

或是生了坏疽。另

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

种描述说，这种病很快就发遍全身，并感到难

以忍受的口渴。没有人提到出皮疹，除非从“迅速传遍全身”这样

也来自埃塞俄比亚

的字句中推测其有明显的体征。与雅典的瘟疫一样，其起源地据说

从那里经过被当作罗马粮仓的埃及和罗马在北

年的奥罗西乌非的殖民地传来。在这方面，西普里安瘟疫颇像

斯瘟疫，后者是饥荒一瘟疫接踵而来的一个例证，在其之前先爆发

了一场毁了北非谷地的蝗灾。西普里安提到，手脚坏疽让人想到可

能是因为麦角中毒病。麦角中毒流行是由吃了被麦角真菌感染的黑

麦做成的面包引起的，这肯定会经常发生，但很少有材料表明，黑

麦这种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谷物在罗马被大量地用来做面包。西普

里安瘟疫传播范围很广且延续时间长，也使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保

险一点的做法，是让这种病的病因存疑。

年间大流行的“西班牙感冒”；西普里安瘟疫很像

也就是说它影响了已知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它迅速蔓延，不仅靠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还靠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传播。先是

出现一场灾难，继之缓和下来，然后又来了一场同样猛烈的疫病。

其传播有季节上的变化，秋季开始爆发，延续整个冬天和春天，到

夏季热天来临时渐渐退去：这一往复变化表明这种病是斑疹伤寒

据说死亡率超过以前有记载的任何瘟疫

年，在此期间引病幸存的人。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阶段延续了

起了极大恐慌。成千上万人逃离农村涌入城市，这又导致瘟疫再次

爆发，大批农田被废弃；有些人甚至认为连人类都有可能无法生存



使他们无法抗击后来摩尔人发动的一次入

年在维也纳附近都死了很多

然克服了这场灾难，但到

下来。尽管在东部边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卢有战事，罗马帝国仍

年罗马军团被迫从特兰西瓦尼亚和黑

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莱茵河。形势看来是这样危险，以致奥雷连皇

帝决定加强罗马城自身的防守。

么严重。在以后的

很有可能，这种传染病在猖撅阶段过后还一直存在，但不是那

年间，当罗马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压力下

年的

逐渐崩溃时，一种类似的瘟疫一再出现。在黑暗降临罗马以及强大

的罗马帝国解体时，疾病的迹象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变为总是

在讲述战争、饥荒和疾病。日耳曼民族涌入意大利和高卢，并越过

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甚至还进入了北非。在北非，

年在罗马以及

场瘟疫削弱了汪达尔人

侵。有传言说，

人。

年在英国的一次天灾，这显然是某次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

年到达的萨克森人寻求帮助，

瘟疫大流行的一部分，对盎格鲁一萨克森人的历史有很大影响。按

照比德的记述，英国死亡人数之多，使得没有足够的健康人来掩埋

死者。这场瘟疫使罗马裔不列颠酋长沃蒂根的军队受到严重削弱，

使得他不能对付蛮族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传说在与手下的

酋长们商量之后，沃蒂根决定向

在他们的首领亨吉斯特和霍萨指挥下用他们当雇佣军。可能确实有

一场传染病削弱了不列颠人，使得萨克森人得以成功进入。

世纪小亚

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出现在东方。公元前

细亚被并入罗马。

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东都。联为一体的东部和西部帝国维持了约

年。然后，西罗马帝国解体，但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

世纪期间，查士

几乎就要成功地将

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推翻。在

丁尼这位或许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



的大部分非洲沿海地区。 年

恢复罗马、合并旧日帝国两部分的理想变成现实。 年，他对西

方发动了一次进攻。查士丁尼夺回了迦太基和大部分的北非沿海地

区，重新攻占了西西里并渡海进入意大利本土。那不勒斯落入他的

将军贝利撒留手中

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

帝国军队还攻占了不设防的罗马以及意大利中

年，日耳曼人的抵抗看来已被粉碎。在

征服了部分西班牙后，查士丁尼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去征服

高卢甚至去征服不列颠。

他的胜利没有延续下去。摩尔人把拜占庭人赶出了他们新获得

年轻杰出的哥特人首领托提拉重

年，罗

新攻占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托提拉愿意与查士丁尼媾和，但拜占

庭皇帝却决心重新征服所有地区。艰苦的战事又延续了

马被围攻了五次。在其中

因为有着壮丽建筑和历史声望的罗马从来也没有完全失去它对

次围城战中，哥特人为迫使对方投降，

切断了水道。中世纪肮脏和邋遢的生活习俗部分地与这次行动有

关

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假如罗马依然发挥这一作用，大量供应洁

净水，其他欧洲城市也会以它为榜样。

查士丁尼统治时应该是帝国的辉煌时期。他用一连串设防的城

堡和碉楼环绕在属地四周，还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圣索菲

亚大教堂。他的法典收录了古代罗马的法典，构成了以后许多世纪

中欧洲法制的基础。他还征召了由名将贝利撒留和纳西斯指挥、受

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然而在他的长期统治时期，匈奴人几乎攻下他

的首都，斯拉夫人攻占了阿德里安堡，波斯人洗劫了安条克。他的

统治开始时处于极度的荣耀之中，之后慢慢衰败了。当查士丁尼

年登基时要贫困衰落得多的帝国。岁去世时，他留下一个比他

年，就在他获得最大成功的那一年，一个比哥特人或汪达尔人

更加可怕的敌人来到他身边

查士丁尼瘟疫是曾袭击过世人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从查士丁



他们看到幻影并听到预示死亡的声音。

尼统治时的书吏或档案官普罗科匹阿斯所写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

些它的情况。最早被记录的病例出现在下埃及的佩卢西乌姆，瘟

的其他地区。

疫从那里传遍埃及，还传到巴勒斯坦，显然再从这里传到已知世界

年春天，君士坦丁堡开始流行瘟疫。死亡率起初

不高，但在夏季来临时迅速升高到每天死亡大约一万人。挖坟坑不

可能有这么快，所以只好把堡塔的顶掀掉，在塔里放满尸体再盖上

顶。船上也装满死者，开到海上扔掉。

词，因为这种病无这是我们第 次可以正确使用“瘟疫”

疑就是腺鼠疫。患者突发高烧，头一两天内在腹股沟或腋窝出现

典型的淋巴结腺状肿块。许多病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其他病

人则发展为高度的癫狂

的

有时淋巴结溃烂为脓疮，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亡通常发生

在得病的第五天，或许还会早些，但有时会拖延一两个星期。医

生不能判断哪个病例的病情不重，哪个病例必然会死。因为不知

道治疗方法，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到这场瘟疫结束时，

君士坦丁堡居民都死了。普罗科匹阿斯谈到引人注意的两点。第

一，这场瘟疫总是先起于沿海地区，再传播到内陆。第二，与预

料的情况不同，医生和照料病人、抬出死者的护理人员似乎并不

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病。

年。它没有放过任瘟疫不断地反复发作，大约一直延续到

何城镇或是村庄，即使是最偏远的居住区。假如有一个地区庆幸自

己逃脱了，瘟疫肯定会在适当时间出现。西普里安瘟疫发病的程度

有季节的高低，一般是在冬季到达高峰。查士丁尼瘟疫也有季节性

的变化，在盛夏死人最多。许多城市和村庄被毁坏或是放弃，土地

荒芜。恐慌使整个帝国陷入混乱。吉本记述道，各地农村从未恢复

到以前的人口密度。普罗科匹阿斯从许多有关瘟疫的记录中注意

到，在一次天灾爆发期间以及以后出现的堕落和淫乱中，只有最邪



客戎又把这些知识教给了埃斯科拉庇俄斯。

世纪

恶的人活了下来。

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大作

用，还有待研究。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私，不加区

别地折磨很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城市居民要比农村人冒的

风险大；遇到致命的传染病，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要比一个松散的

联合更快瓦解。最重要的是，生活舒适的人要比了解生活艰辛的人

更有可能丧失勇气。因此，尽管瘟疫肯定严重影响了野蛮部落的战

斗意志，但其对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在考

虑帝国衰落过程中打击帝国的瘟疫的可怕后果时，可不必去注意导

致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方面。

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除了毁灭了罗马帝国以外

世纪到

个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尚未得到广泛认可。首先，假如罗

马帝国不是在基督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打击，

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

这样的形式。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

从 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为了理解这

些事，我们需要回溯到欧洲文明的开端，那时祭司和医生是同一个

人。

在希腊传说中的早期岁月，阿波罗神杀死了一条毒蛇，蛇是疾

病的一种象征。因为这一行动，阿波罗被看作是健康之神，但他同

时也是瘟疫的传播者，用箭把疾病传给世人。所以人们必须不仅要

崇拜他，也要安抚他。阿波罗把他有关治病能力的秘诀传给了半人

半马的客戎

年后者可能又与公元前 个给人治病的人混淆不清，被尊为

神在古希腊各地的庙中受到供奉。

对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崇拜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庙眠仪式

。病人给治疗之神献上祭品，并以沐浴来净身。然后他再在


